
摔完了，也砸完了，梁冰气喘
吁吁地站在李春天的对面，挑衅
似的看着她。

李春天匆匆向地上一瞥，她
的心像被谁狠狠捏了一把——报
社发给她的优秀编辑的水晶奖杯
已经在地上碎成了好几块。那是
他们单位三年才评一次的奖项，
整个报业集团才只有两个名额，
对李春天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
荣誉，更是在编辑部继续泡下去
的寄托，是青春的寄托……

之前她跟梁冰争吵，为钟小
飞的死而鸣不平，掉了那么多眼
泪，而此刻，当她精神的寄托被打
碎，心疼得要窒息，眼泪却不知去
了哪，流不出来了。李春天感到
口干舌燥，她颤抖地指着地上的
奖杯，一遍一遍地叫喊着：“你干
吗？你干吗？你干吗呀？！”梁冰
白了她一眼，理直气壮地把头扭
向了一边。

李春天只好对着她旁边目瞪
口 呆 的 刘 青 青 发
问：“他到底在干什
么呀！到底想干什
么呀！你把他带到
我家来你们想干什
么呀！”眼泪成串儿
地 掉 下 来 ，那 一 刹
那 ，房 间 里 安 静 极
了 ，安 静 到 可 以 听
见泪水滴落的那一
声“叮——”……

李 春 天 蹲 到
地 上 ，把 她 的 那 些

“荣誉”一块一块捡
起 来 ，抱 在 怀 里 ，

“ 我 在 报 社 待 了 七
年，七年，我没时间谈恋爱，没时
间买衣服，没时间旅游，就连我妈
病了我都没时间天天看着她，我
就得到这么个东西，报社三百多
编辑记者，三年才评一回，你知道
这对我多珍贵？”

梁冰好像忘了之前他疯狂的
举动，嘟囔着：“啊，珍贵。”他一脸
的无所谓，一脸的不在乎。刘青
青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了，从背后
狠狠地掐了梁冰一把，咬着后槽
牙跟他说：“道歉！快点给老二赔
个不是！”

但 ，已 经 晚 了 。 李 春 天 已
经 被 彻 底 激 怒 ，她 几 乎 跳 起 来
把 怀 里 那 些“ 荣 誉 ”的 碎 片 朝 梁
冰 扔 过 去 ，然 后 疯 一 般 跑 到 洗
手 间 抄 起 墩 布 劈 头 盖 脸 地 朝 梁
冰 抡 过 去 ，然 而 她 的 墩 布 忽 然
停 在 半 空 中 …… 梁 冰 又 吐 了 。
刘 青 青 反 应 迅 速 ，她 把 梁 冰 拖
回 沙 发 上 ，第 一 时 间 拿 过 李 春
天 的 墩 布 ，忙 不 迭 地 打 扫 肮 脏

的 地 面 。
李春天顺着墙根儿滑坐到地

上 ，双 手 捧 着 脸 ，欲 哭 无 泪 。 突
然 ，刘 青 青 惊 叫 起 来 ，“ 你 流 血
了！”李春天抬头，才注意到手上
沾满的血迹。刘青青丢下墩布扳
过她的脸，“别动，肯定是奖杯的
碎片溅到脸上，划了个口子，有酒
精没有？酒精和棉签儿。”

李 春 天 一 把 推 开 刘 青 青 ：
“滚，带上梁冰，从我家滚出去！”

刘青青迟疑了一下，把她之
前清扫的污秽装进了垃圾袋里，
又简单整理了凌乱的客厅，最后，
她倒了一杯热水放到李春天的一
边儿，“别生气了，尽管我还不知
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老
二，我相信一定是梁冰做了不该
做 的 事 儿 ，你 是 对 的 …… 今 儿 的
事儿，别往心里去，我替他给你赔
个不是……”

李春天仰起脸看了刘青青几
秒钟，最后，疲惫地闭上了眼，说

了 一 句 ：“ 走 吧 ，你
们走吧。”

刘 青 青 转 身 费
力地拖起梁冰，走到
门口，喘着粗气对李
春天说：“别坐地上
时间太长了，凉。”

“青青，梁冰醒
了你告诉他，我永远
不想再看见他。”

7
李 春 天 再 次 醒

来，时间已经接近正
午，如果不是为了到
客 厅 接 水 在 打 开 卧
室 门 的 那 一 刻 看 到

客厅里的一片狼藉，她几乎忘了
凌晨发生过的一切。

恰在此时，李春天感到右侧
眼 角 的 下 方 一 阵 刺 痛 。 带 着 怨
气，她重重放下杯子转去照镜子，
这一照不要紧，凌晨时分的一切
细节都更清晰起来。——小指甲
长 短 的 一 道 划 痕 ，已 经 结 了 痂 。
伸出手指轻轻碰触，立刻有丝丝
血渍渗出，李春天赶紧又找来棉
花和酒精消毒，小心地贴上创可
贴，然后找了一大堆理由宽慰自
己 伤 痕 累 累 并 且 疲 惫 不 堪 的 内
心。

通常，当敲门声响起，李春天
开门见到最多的人是邮递员，今
天，李春天见到的却是姚静和小
沈。

姚静和小沈看着李春天惊讶
的张大了嘴：“你的脸怎么了？”

李春天避而不答：“真是太阳
打 西 边 出 来 了 ，你 们 俩
怎么来了！”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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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虎蹲在床沿边，摸着紫藤头
发、脸，眼睛湿润着，然后紧握着紫藤
的手。

紫藤醒了过来，很痛，疼得她的头
要炸了，她望着二虎，眼珠也不转了。

叶紫对二虎说，你靠近点，姐想
跟你说话。

二虎就把头伸近紫藤的嘴边。
紫藤说，虎子，你后半辈子咋

活？还有玉……晶儿。说过之后，又
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她什么也
说不动了，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紫藤离去了，二虎被带走了。
投石问路

黄安、叶紫回到杭州。
这天中午，黄安请江书记吃饭，

谈到今后的发展方向。黄安说，江书
记，我们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依此下
去，想使自己的公司早日上市。江书
记说，这很好，如需政府支持，不要客
气。

黄安说，目前，自己有两大难
题，一是公司的人员流失严重；二是
根据政策，企业往内地转移问题。

江书记说，这两个问题，很好解
决。人员流失，不要怕，
说明你们公司是培养人
才的摇篮。人才市场
化，这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有人进就有人出，
关键是你们的人才机
制。这个机制是留住过
失的人才，还是留住科
技前端的人才。企业内
移，我不听说，你们家乡
很贫穷吗，又是内地，何
不回乡投资，发展自己，
做到两手抓呢。

江书记的谈话，
像一面镜子，把黄安
心里照得亮堂堂的。黄安思考着，是
呀，家乡穷呀，家乡需要自己呀，何不
回家搞建设呢。但是，黄安又犹豫
了。想当年，在家乡名声不好，父老
乡亲看起自己吗？父母官欢迎自己
吗？更让自己担心的是，家乡的环境
允许吗？想到这些，黄安的思想犹豫
了。

黄安招集了自己的智囊，包括
自己一起打拼的兄弟，开了一个会
议，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豹子
说，回去干啥，吃饱了撑的。来福就
不这样认为，来福说，家里还是很欢
迎的，上次杨主席来，就表明了这个
态度。王贵出了个点子说，咱们投石
问路。把这个想法跟杨主席说，杨主
席一定会把黄总的思想向县里汇报，
到时，不就知道家里的态度了。

这天中午正吃饭，杨主席打来
电话说，四方洼征地之事，得写申请，
县领导得考察，如果黄安有时间，请
让他最好回去一趟。

回到商城，叶紫见到黄安的父
母，又见到乡亲们，看了黄安投资修
的路，感到这贫困之地，与城市差距
太远，开车进城住进了宾馆，才觉舒
心了一点。

但黄安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黄
安一回来，就觉得像回到家一样。

黄安跟叶紫说，你先休息，我想
趁此机到商城城关转一转，看有没有
大的变化。

叶紫说，你别忙走，我问你，你
为何说要买墓地呢？

黄安说，就是想买墓地。四方
洼这地方，本来就是黄氏的发源地，
我祖上的坟，买下来，作为黄氏族人
的墓地不行吗？

叶紫说，你真奇怪，在发展企业
上，你有一套；在结交人员上也显出
很大才能；对待文化上，你怎么就幼
稚了呢？别人不说你搞派性，搞迷
信？你买墓地，这有可能吗？

第二天，黄安把申请报告交给
了杨主席，杨主席一看，吓了一跳。
杨主席把眼睛揉了揉说，黄安，我没
看错吧？你要买四方洼这块地做墓

地，不是说好买过来
搞房地产开发吗？

黄安说，房地产
开发，这里能比杭州
强吗？既然不如，那
么不如干脆干点有意
思的，或说别人难以
想到的，这做墓地，别
人就想不到，但城里
又需要。

杨主席看着黄安，
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话
说。杨主席把头摸了
摸，对黄安说，你没有看
过《土地法》吧？

黄安说，看过了，了解不是太
深。

杨主席说，你们在东莞搞土地
开发，没有《土地法》咋开发？

黄安说，各地情况不同，东莞是
特区，特区有特殊政策。

杨主席说，你不能这样申报，这
样做别人认为你在搞封建迷信，是批
不了的。

黄安说，杨书记，你现在是主席
了，你帮个忙，把报告送给县长，看能
不能批？

杨主席把黄安的报告拿着，惴
惴不安地找到了王县长。

没想到王县长一看报告，却高
兴得不得了，说，是呀，咱县城规划不
完整呀，怎么就没有考虑到规划一块
墓地呢？县城里人去逝了咋办？去
逝了要改火葬，但一时风俗习惯改不
了呀。没改之前，你不能让
人都活着？就是改火葬了，
也必须得有安葬的地方呀。

域外风情巴黎是“熟悉的陌生人”，在巴黎的
几天，都在看自己熟悉的“老地方”，看
了几天，反倒觉得此次法国行，最没有
新鲜感的就是巴黎了。于是记下一些
在游览中点滴的感想。

埃菲尔铁塔与赛纳河相互组合，十
分奇妙，一个是自然景观，一个是人工
景观；一个是柔性的水，一个是刚性的
金属。埃菲尔铁塔开初不为巴黎人接
受，后来变成了巴黎引以自豪的标志，
原因一定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
与赛纳河相邻，成为各国游客借以认识
巴黎的两个坐标。埃菲尔铁塔是观赏
巴黎的高点，三百二十点七五米高的铁
塔给全世界的游客提供了三百六十度
全景式俯瞰巴黎的快乐。铁塔旁的赛
纳河，提供巴黎著名景区的地面串连观
光，乘船可看到左岸的圣路易教堂、波
旁宫、特奴尔宫、奥尔赛博物馆等到巴
黎圣母院返航，右岸可看到蓬皮杜艺术
中心、卢浮宫、协和广场等著名景点。
所以，登塔与乘船游赛纳河，是观光巴
黎最重要的课目。一高一低、一点一
线，赛纳河与埃菲尔铁塔互相成就了对
方。值得一提的是，埃菲尔铁塔附近有
一家中国餐馆，异常火爆，客人爆满。
我们到店后，坐不进店堂，就在门口搭
起的临时雨篷下挤着就餐。在国内还
没有见过有那家饭店如此摩肩接踵！

步行游巴黎最节省的路线是：凯旋
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

——卢浮宫。凯旋门奉拿破仑之命修
建，在这位伟人死后十九年才建成。在
埃菲尔铁塔出现以前，巴黎的地标性建
筑就算凯旋门名气大了。到了凯旋门
我立刻感觉这是个“奇怪的门”。凯旋
门立在广场中心，有十二条大街放射性
的从圆形的广场伸向四面八方。这与
北京的格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北京的
天安门，处于中轴线上，对称、平衡、中
心、规整。当然，巴黎凯旋门四周的十
二条道路，还是有条是“门当户对”的
路，正对着凯旋门的香榭丽舍大街。香
榭丽舍大街的照片早成了各种画报的
常客，太熟悉了。当然，大街上走的都
是来自全世界的陌生人，还有坐在咖啡
店里的闲散的巴黎人。巴黎人坐在这
里肯定是闲人，是在看世界面孔的风
景，于是自己也成了风景：“无聊的人在
无聊的时间里／坐在无聊的阳光下／
喝着无聊的咖啡／看着无聊的陌生人
／自己也变成了／无聊的风景。”一首
现代派人小诗。香榭丽舍大街有家“丽

都”，是和红磨坊同样著名的歌舞厅。
到巴黎的游客大多数会看一场歌舞表
演，虽然舞女衣着暴露，但儿童也可入
场观看，并不归于色情业。最近这家歌
舞厅到中国表演，为了适应中国国情，
舞女都罩上了不露胸的上衣，相距千万
里确有审美与道德以及习惯的差异。
顺着香榭丽舍大街直行就到了协和广
场，广场面积八万四千平方米，出奇的
空旷，只有一支埃及赠送的著名的方尖
碑占据中心。协和广场传名于世，是因
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架在广场上的断头
台。导游说的是这样一个版本，说是当
年革命党民主表决：“是否砍下保皇党
及其皇室犯人的脑袋？”表决结果，361
票同意，360 票反对，只一票“多数”，让
一千多个脑袋从断头台滚下来。不过
书上说的要少，书上说协和广场上砍下
了 119 个脑袋。导游还有个说法，大革
命攻下了巴士底狱，结果放出来只有七
个囚犯，五个小偷加两个精神病人。导
游是台湾人，前些日子回台湾参加“倒

扁红衫军”，是个风趣的人。他揶揄“西
式民主”的这些话题总让人想到台湾的
政治现实，听话听音，在协和广场我们
听到的是台湾老百姓的心曲。从协和
广场前行就到了卢浮宫。卢浮宫是世
界著名的博物馆，若要认真看一遍，十
天半月都不够，就是跑马观花的游客，
三件“镇馆之宝”必定要看：一是断膊的
维纳斯，二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三
是胜利女神雕塑。对于中国人来说，都
还有必看之处，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
字塔”，对于卢浮宫前的这个现代风格
建筑，我进了卢浮宫才明白，它只是整
个卢浮宫地下建筑的一部分。卢浮宫
地下建筑，集商场、艺术陈列、进出通道
等设施于一体。这些博物馆附属设施
放在地下，地面的卢浮宫就保持着原来
的景观。地面上的玻璃金字塔位于整
个地下建筑的中心，是从地下能看到蓝
天的天窗，采光通气，让人在地下不觉
得压抑。在国内电视上经常看到一家
时装广告——“入选卢浮宫的名牌”，原
来那只是在卢浮宫地下商场摆摊出售
而已。

在巴黎还看了凡尔赛、巴黎圣母院
等著名风景，甚至看了戴安娜出车祸的
通道，还有购物逛街，但因为太“熟悉”
了，竟然没有记下什么，奇怪吗？在戴
高乐机场坐在回北京的飞机，我还在
想，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巴黎吗？怎么这
么熟悉呢……

简简写巴黎写巴黎
叶延滨

A
手
这是胡锦涛总书记
在余震频发冒险赶往灾区途中
在救灾现场面对亲人颤抖的手

手
震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眼含热泪
指挥抢救亲人安慰亲人的
温家宝总理挥动着的那一双手
用心举起来的手
这双手牢牢护着孩子的身躯
轻轻抚着亲人的伤口

种过田的手
做过工的手
这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力量
这手可撑地可托天
这手使全中国人看到了光明
看到了前途
看到了重建更美好家园的明天

七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
都伸出了手
都和灾区同胞的心连在一起了
十指连心
党和国家是人民的心啊！

这手牵动全国人民的手
白天黑夜
风雨中饥饿中
废墟中岩石中
刨
挖
这手救出一个个生命
老人、孩子、教师、学生
救出……
这手抢救出的岂止是一个个生命
是中华民族的魂啊!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各界人士
手连着心
心连着手
为遇难者默默送行不是眼泪
是捏紧的一只只拳头
为生者的安慰不是客套
是发自心底的怒吼

“挺住 同胞
13亿双手在救你们
你们和北京血肉相连”

手
中华民族的手
创造着辉煌历史的手
托起生命的手
凝聚13亿中国心的手

B
手
一双双忙碌的手
挥汗如雨的手
帐篷、药品、食品……
手 搬 肩 扛
通过各色各式的手
运往车站码头
装车装船装飞机
装抢险人员，医疗专家
……
人与物资
从海上空中陆地
从四面八方
运往地震灾区
运往汶川、北川……

手
抢救、抢运、抢安置、抢治疗……
抢救现场的手
机场跑步甩动着的手
急运物资忙碌的手
手术台上的手
病床上下的手
……
港澳同胞的手
台湾同胞的手
海外华侨的手
全世界国际友人的手……
所有伸向地震灾区的手
都是一双双连心的手

手
还有
还有
排着长队向灾区捐款捐物的手
往捐款箱里塞钱的手
老人拿出养老钱的手
孩子取出压岁钱零用钱的手
举着捐款１０万元千万元１亿元
牌子的手
抱着大包小包人民币现金
投进捐款箱的手
……
几曾见过这样的手
这么多的手
这么多的手!

(长诗节选)

手，这么多的手
崔复生

傍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把人
们都拽回了家中。新建的开发区显得
很空旷，宽大的公交车站上就她一个人
在等车。突然，从仍未停息的细雨中跑
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跨上站台
后，一边擦眼镜一边急冲冲地问：“末班
车还没过来吧？”“不知道啊！我已经等
了十分钟…… ”

就 在 这 一 问 一 答 中 ，他 和 她 都
怔住了。世界真小。他和她，三年
前的夫妻重逢了。他看着她，她看
着 他 。 彼 此 都 不 太 相 信 自 己 的 眼
睛，彼此的目光里都少却了曾经的
爱和恨，呈现的只是邂逅的惊异与
尴尬。“你好！”他努力抑制自己，用
很平常的话语道。“你好！”她也佯作
很平静的样子。然而他们的心中都
如大潮般地翻涌。

四年前，他俩在市青年技术比武中
相识。双方都被对方的个性与才艺所
吸引，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花前月下
卿卿我我，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结婚后不久，两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错

误的选择。他们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
个性，使得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佼
佼者，但却使家庭生活时常充满火药
味。他俩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的，甚至
为谁先上网、谁先洗漱这样鸡毛蒜皮的

小事也互不相让。最终，竟因为先去谁
家过年而分手了。他的老家在东北，她
的父母在湖南。他力争先北上，她竭力
反对。她要求先南下，他断然拒绝。结
果，各走各的。春节过后，两人大闹了
一场。做掉已两个多月的胎儿，办了离
婚手续。

嘀、嘀、嘀——一阵急促的喇叭声，
把两人从回忆的思绪中惊醒。年轻的

出租汽车司机冲他俩喝道：“走不走？
九点都没有末班车啦！还在这傻等
呢！”

他看了看她，向后退了一步说：“你
先走!”她也向后退了一步说：“你先走

吧？”“你先走！这空荡荡的，你一个人
不安全。”

出租车司机看他俩让来让去急不
可耐道：“你们到底走不走？不走，我可
走了啊！你们等吧，个把小时都不一定
能等到车。”

他 俩 着 急 了 ，相 互 对 视 了 一 下
不约而同道：“你不是也去市里吗？
一起走吧？”随即，他招呼她一起上

了出租车。
路 上 ，两 人 很 少 说 话 。 彼 此 虽

然距离很近，但心却很远。毕竟三
年多没有接触了，而且曾相互伤害
得那么深。

车驶入市区后，来到了丁字路口。
他家在左，她家在右。他主动告诉司
机：“向右拐。”然后对她说：“女士先
行。先去你家。”可她却说：“离你家近，
先去你家。”并招呼司机：“向左拐。”弄
得司机不知往哪拐好，他俩不由地都笑
了。“向右拐了啊！”眼看已进入分道线，
司机自己当了家。

是夜，他和她都失眠了。他和她都
在想，假如当初像今天这样。相互都让
一点，替对方想一点，多一份尊重和关
爱，那么他们的宝宝已经三岁多了，该
入托啦。

其实。谁先上网，谁先洗漱，包括
先去谁家过年，又怎样呢？也不知道她
（他）现在成家没有？他和她都这样
想。半年后，他俩破镜重圆。据说过得
还挺好。

重 逢重 逢
赵成义

这是一部令人警醒发
人深思的长篇官场小说。

本书以三阳市在执
行党委集体领导下实行
一把手责任制的过程中，
片面强调各级一把手的
地位和作用，削弱、脱离
和放弃党的集体领导原
则，从而导致党的执政权

偏落，出现各级一把手一
手遮天独断专行，玩权弄
职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地
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
的形象为突破口。以市
委书记华卫法从上任到
走向刑场为主线，向读者
展示一幅正义与邪恶、廉
洁与贪婪、诚信与奸诈斗

争的现代官场芸芸众生
的画面。同时，也充分说
明了在当今中国这块土
地上，不论是一个省、一
个县市还是一个乡镇，只
要违背、脱离和放弃中国
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执政权就会失去监督和
控制。为各级一把手提
供独断专行贪污腐化的
机会与土壤，必将给党和
人民的事业造成难以弥
补的损失并带来灾难性
后果。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问责》
邓 楠

防汛治水，在我国有
着悠久的历史。周朝设司
空，为我国设置水官之
始。秦汉魏晋时期，相继
设都水使者、都水台和都
水监等水官。
隋 唐 明 清 之
际，由都水尚
书、总督河道
和河道侍郎专
司水政。

水官称职
与否，关系到
防汛的成败。《管子·度地
篇》论及水官的人选写
道：“除五害之说，以水为
始……令习水者为吏。”
就是说要选拔通晓水性

的人担任水官。
历代不乏勇于献身、

卓有成效的水官。《国语·
鲁语》记载，冥某为夏朝
水官，忠于职守，为防汛

而殉身水府。西汉时期
的召信臣，曾任南阳水
官，成绩显著，时人尊称
为“召父”；明代的海瑞防
汛中“布袍绶带，冒雨冲

风，往 来 于 荒 村 野 水
之 间 ”，历 来 受 人 称
颂 。 清 乾 隆 时 期 的 郭
大 昌 ，受 到 水 官 们 重
用 ，“ 每 事 取 决 ，依 为

左 右 手 ”。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1774 年），郭在
黄 河 溃 口 抢 险
中，一次节约银
两三十万两，拯
国家于水火，解
民众于倒悬。

历来水官“责任制”
是严明的。明代水利专
家潘季训曾四任总督河
道，仅因局部失误，竟两
度被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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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水官
陈永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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